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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郭春雨 李岩松

谈直播售假
都是低级骗术
打假他们很不好意思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直播带
货时代的打假有什么特点和困
难？

王海：我觉得网红带货假货
多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作为一
个网红，擅长的可能是表演、唱
歌、跳舞或者是说相声，但带货需
要做产品的风险管控。术业有专
攻，从常识来判断，一个人也不可
能样样都行，这并不现实；那么另
外从商业常识上来说，一个品牌
需要维护自己的价格体系，在分
销时不可能让某一个经销商有特
别低的价格。

厘清逻辑后，这些打起来没
有困难，都是低级的一些骗术。首
先这些主播从人设就是假的，假
人设、假产品、假宣传，假功效。这
个骗局很容易识别。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在直播
带货时代，打假这门生意算不算
一片市场蓝海？

王海：我们不想赚这个钱，因
为赚这个钱挺费劲的，工作量非
常大。我们希望能够推动消费者
权益的保护，现在不应该出现这
种大规模的带货售假。他们的骗
术很拙劣，很低级。打假他们属于
降维打击，我们都觉得很不好意
思，因为太容易，甚至都没技术含
量，比如说辛有志卖的燕窝，他的
产品包装上就写着风味饮料，配
料表上也写着海藻酸钠，都不用
检测，看看配料表都能明白了。

谈法律责任
网红主播是经营者
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辛巴
（真实名字辛有志）和罗永浩都属
于头部主播，他们自己会有很多
粉丝。微博上有些他们的粉丝给
你留言，对你进行人身攻击，你采
取了怎样的反击？

王海：我觉得消费者要有一
个冷静理性的判断，你可以喜欢
这个人的才艺和表演，但你没必
要相信他可以面面俱到，什么事
都能做好。

我觉得攻击我、对我进行网
暴的人都是水军，但我还是很愤
怒。目前我已经对这些人进行了
起诉，一个都不放过，目前在诉前
调解程序里的有150个人，后面还
有几百个人等着，我们都会一一
起诉。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起诉几
百个人，你的战斗力很强。

王海：我现在只是在维护自
己的权益。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本身就是维护社会正义。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打假罗
永浩和辛巴，到何种程度，什么样
的结果你会满意？

王海：首先对网红主播带货
的身份进行定性。网红主播的身
份是经营者，不是代言人，卖的是
粉丝对他们的信任，必须要承担
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必要时还要
承担法律责任；其次视频带货平
台要按照电子商务法的规定承担
责任和义务，交易记录最少保存
三年，如果消费者需要维权，才有
据可循，有据可查。我们注意到这
些平台上的很多店铺都是60天发
货，发完货就把链接删了，甚至把
店都关了，消费者发现上当受骗

以后就没法维权了。所以我们现
在要做的是让直播平台作为电商
平台承担法律责任，让带货网红
主播作为经营者承担法律责任。
他们可以慢慢骗，我成立专门团
队不慌不忙地打，一个个打。

谈打假收益
打假辛巴和罗永浩
理论上获利1000万以上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你之前
提出打假辛巴、罗永浩，索赔部分
五五分成。打假这些主播目前能
获利多少？

王海：打假他们两个，理论上我
们可以获利1000万元以上，但实际上
最后还得看消费者掌握证据的情况
以及罗永浩、辛巴的赔付能力。

目前各个平台跟我们联系、
委托我们维权的消费者加起来超
过2万人了。理论上帮这2万个消
费者维权的话，哪怕平均每个人
能分500块钱，我们也能分到1000
万元。当然我们还要请律师挨个
筛选这些消费者符不符合维权的
证据要求。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你之前
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大概10
年，为什么现在会选择高调出现？

王海：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只
不过大家没太注意。这些年我们
主要在做另外的维权项目，就是
帮业主维权。现在物业公司和开
发商普遍侵犯业主的权益，这是
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现在觉得我
高调出现，是因为大家对直播打
假比较关注。

谈打假目的
赚钱是手段
打假排在利益前面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从1995
年打假索尼耳机到2020年打假直
播带货，25年过去了，为什么你还
有市场？

王海：因为中国是发展中国
家，从1995年我打假索尼耳机后
就经常研究售假，当时我判断随
着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步，
假货等欺诈行为可能会越来越
多，与之相关的打假工作也会有
社会需求。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进步
和改革都需要一个过程，这其中
人的改变最为困难。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25年过
去了，你的出发点变了吗？赚钱和
打假，哪一个才是你的目的？

王海：我没有变。我们一直不
忘初心。从本质上说我们做的是
一个非营利的工作，但是我们要
用商业手段来解决一些社会问
题。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你打假
的目的是什么？你打假的出发点，
有多少偏重于从利益出发？

王海：赚钱是手段，打假才是
目的。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有网友
评论说，觉得你像一只啄木鸟，啄
木鸟的目的是吃虫子，而树因此
受益了。你的目的是获利，但整体
消费环境是有改善的。你认同这
个比喻吗？

王海：这没什么问题，这也是
看问题的一个方面。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打假能
不能作为一门纯粹的生意？你打
假获利最高的一次是多少？

王海：打假当然可以作为一门
生意。我们主要还是帮企业打假，
最高的一次是十几年前帮一家药
企打假，收益可能是大几百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如果打
假对象正好是你的企业客户，这种
情况下如何选择？你会穷追猛打吗？

王海：这种情况一般稍微
协调一下就搞定了，因为大部
分的厂家是希望妥善处理纠纷
的。如果遇到比较严重的情况，
遵循利益回避原则，我们也会回

避。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你说的

回避，是否可以理解为打假这件
事，要站在利益后面。

王海：打假是在利益前面的，
一直都是，但我们从商业常识上
来说还是要回避的。如果商家故
意制假售假，原则上他是不会来
找我们的，所以你说的这种情况
应该也不会发生。

谈个人标签
我的人设是执哨人
还是消费者和建设者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在打假
的制度发展中，你觉得自己扮演
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王海：我是一个实践者。我们
从2003年开始提建议，假货赔偿
改成退一赔十，将维权起步价设
定为500元，现在消法惩罚性赔偿
制度也一直在发展和进步。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你说打
假罗永浩和辛巴，也是在打假他
们的人设，你有人设吗？这种人设
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便利？

王海：我们的人设是实事求
是的，不是专门去打造的，我们的
人设就是一个执哨人，一个消费
者，一个建设者，这么多年来我们
一直希望能够通过身体力行，推
动消费者权益方面制度的完善和
发展。

我没觉得人设给我带来了便
利，因为我身上的争议一直都在。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你认同
身上贴上打假斗士、打假勇士这
样的标签吗？

王海：我们没有打造过这种
人设，对于这种人设，我持保留意
见。

谈未来计划
正在扩张团队
设置课程对学生进行培训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你的打
假方式和打假行为可以复制吗？
王海可以复制吗？

王海：每个人都可以打假。因
为我做这个工作很简单，无非就
是戳破谎言呈现真相。我们这些
年也一直在成立团队，带学生、带
徒弟，在这个方面，我们做过尝
试，但是选人比选品还难，需要一
个过程。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如果把
你的名气和能力称为“头部”，在
你成立的多个公司中，目前有没
有下一个可以称之为头部的“王
海”？

王海：我们没有刻意复制过。
我带过的徒弟，包括不公开的有
四五个，到目前都没有一个特别
令我满意的。我们现在也设置了
一些课程，按照我们教学的话，肯
定会成功的。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你会在
知道对方售假的前提下多购入一
些假货吗？

王海：我们购入一两件用来
维权就行，我们主要是给消费者
维权。消费者可以这样做，我们公
司内部不行。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接下来
的目标是什么？会针对其他的头
部主播吗？

王海：目前还没有计划，不代
表以后不会。只是现在我们没有
时间，现在手上有两万多个消费
者投诉，还要时间来整理。说实
话，当时打假罗永浩和辛巴，只是
一个娱乐，没想到会接到这么多
的投诉。我们现在也在扩张团队，
深圳团队正在招聘律师。

王海打假辛巴、罗永浩之后接受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专访：

“骗术太低级，打他们属于降维打击”

一副墨镜，隔离出两个
“王海”。

当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想让他面对镜头“摘下
墨镜”时，王海表示拒绝，“面
对媒体的时候我还是戴着
吧，毕竟生活和工作还是要
分开。”

戴上标志性的墨镜，王海
就变成了犀利的职业打假人。
这位在1995年因打假索尼耳机
而一战成名的职业打假人，近
日重新回到了公众面前：2020
年12月份，王海在微博上分别
喊话辛巴和罗永浩，称他们直
播卖的某些产品涉嫌售假。随
后，辛巴道歉，罗永浩主动承
认售假。

摘下墨镜后的王海，穿
短款的运动羽绒服，坐下的
时候会陷到椅子里，找一个
舒服且松弛的位置。如果觉
得自己“说多了”或者“说错
了”，他会带一点商量的语
气，“这个就别播了。”

打假是为维权还是获
利？围绕在王海身上的争议
从来不断，但在王海看来，赚
钱是手段，打假才是目的。

2020年12月31日，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记者在西安面
对面采访了王海。

王海参加虚假广告法律责任研讨会。受访者供图

王海接受齐鲁晚报·齐鲁壹点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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